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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井天井，，古人的建古人的建筑美学筑美学““留白留白””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郭凤英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天井作为中国
传统民居中四面围合而成的露天庭院，
是古代建筑艺术中被反复强调的重要元
素，承载着古人对生活环境的深刻理解
和智慧。今天的我们生活在城市丛林
里，房子主要由砖石、钢筋、水泥建造而
成，很少再有中国古建筑的样式和风格，
也已很难感受到古建筑的文化内涵。

古人常言“天井乃一宅之要，财禄
攸关”，这不仅体现了天井在建筑中的
核心地位，还暗示了它对居住者运势的
影响。大宅院的天井真有这么玄乎
吗？难道天井不是为了宅院采光而特
意“留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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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资料得知，在传统建筑中，天井

的尺寸通常宽约3米，长度1.3～1.6米。
这个尺寸背后，到底隐藏着古人怎样深
刻的理解？我们知道，古代的大宅院屋
顶多为瓦，在玻璃亮瓦还未出现时，屋顶
的瓦会阻挡光线，导致屋内难见阳光。
拥有外墙的房屋还能开窗透亮，内屋即
使开窗也难有光线。除了采光需要，还
有通风需求。于是，在宅院内建造天井，
就顺势而生了。

天井的尺寸大体固定，这说明古时
候虽然宅院规模大小不一，但每一间房
屋都有固定的朝向、固定的功用，于是也
就有固定的尺寸。天井的设计主要利用
了热压通风原理。建成后，当阳光照射
天井时，顶部开口处的温度迅速上升，天
井底部较小，在受到周围建筑或高墙的
遮挡时，温度便相对较低，形成气流。

晴天，阳光从天井里照射下来，天井
四周的房屋便都有了光亮。夜里，月光也
从天井里透射下来，让四周的房屋有了朦
胧的美，这是古代宅院独有的意境。若是
雨天，雨水从天井里落下来，淅淅沥沥产
生细密的水雾，飘散在天井下的空间；若
是滂沱大雨，雨水如水柱般倾泻而下，也
不会流入屋内。家人来了兴致，还可在天
井周围的小庭院里沏一杯茶，一边看雨景
一边翻书，倒也怡然自得。

2
天井的地面多是一处小花园，有假

山、花木盆景、水沟等，或是开凿一方小
池，养着观赏鱼，别有一番情趣。因此，
天井的地面是宅院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家用产生的污水悄无声息地从地
沟里排放出去，保持了宅院“顺势而为，
承接自然”的功能和美感。

虽然天井的外观简洁而朴素，内部
却生机勃勃、机巧多变。井中的水均为
流动的活水，设有进水口与出水口，使
得整个水流系统布局周密，构思精巧，
无论干旱还是洪涝，都能保持井水的充
足与平衡。这种设计不仅充分利用了
水资源，同时还具备了防火功能，实用
性极强。

天井并非只有采光、通风、排水的功
能，古人还特别强调“墙门常闭，以养气
也”。意思是说，天井周围的墙门应保持
关闭状态，以更好地利用热压通风，这是

“藏风聚气”的建筑设计理念，旨在创造
一种缓和而舒适的气流，避免强烈的穿
堂风带来不适。下雨天，天井上四边的

屋檐上雨水潺潺流下，
这就是“四水归堂”。

3
时至今日，我们只能在苏式园林之

类的房屋或者保存相对完好的古民居
中，才能见到古人建造天井的智慧。天
井既有功能性，也有文化性，它承载了丰
富的传统文化与建筑美学，更体现了古
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山西乔家大院占地882万平方米，由
6幢大院、19个小院共313间房屋组成，
共有天井19个；四川泸县的屈氏庄园占
地约2万平方米，内外围墙三层，内有大
小花厅，房屋180多间，天井多达48个；
重庆江津会龙庄占地面积约2.1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约5300平方米，16座院落，
202间房，共有天井18个；四川大邑县安
仁古镇刘氏庄园占地面积7万余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7道大门，180余
间房屋，3个花园，共有天井27个。

庭院与天井，在古建筑中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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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以天为主，以人为客，上下

其地，通于天地。”把天、地、人、房完美地
融合在一起，以此表达自己的完美观念
和精神追求，这就是古人质朴的居住哲
学和建房理念。毋庸置疑的是，天井起
到了天地合一的作用，使天、地、建筑在
空间中融为一体，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
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西晋文学家
陆机有诗曰：“侧间阴沟涌，卧观天井
悬。”这或许是天井最早的来源。在天井
下生活的人们主要通过天井来采光和透
气，劳作和生息。

建筑学大家梁思成先生曾说：“建筑
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
理，非着意于创新形式，更无所谓派别。
其结构之系统及形式之派别，乃其材料
环境所形成。”梁先生从建筑学的角度看
待天井，注重的是实用性，对流传至今各
个宅院里保留的天井全貌进行梳理，对
外行人来说，更注重天井的文化内涵和
价值。

在中国传统建筑美学思想中，因为
有了这些万变不离其宗的天井，才有了

深宅大院的“活”和“灵”，也才
有了天井所包含的独特
审美与形态。

夏天的雨时常是一阵一阵的，来得快
去得也快。田野中的稻谷长势极好，田埂
旁的红玫李即将成熟，瓜棚里的黄瓜和苦
瓜也长得十分肥硕。透过花格窗，阿婆若
有所思地望着眼前的景象。

“吱呀”一声响，院子的木门打开，阿
婆穿上解放鞋，背着小背篓、手拿镰刀，
走了出来。我有些好奇，现在去割草的
话，一是不好割，二是太热了容易中暑。
阿婆让我把凉鞋换掉，取来一双胶鞋让
我穿上。我嘴里念叨着：“这么热的天，
我不想去捡柴，我要去小溪流里摸鱼！”
阿婆不搭话，只是一个劲地叫我快点穿
上鞋子。虽然心里不情愿，但我还是按

阿婆的话去做了。
随后，阿婆带着我朝着寨子里走去，

穿过小河，我们到了一片山林脚下。我好
奇地问道：“阿婆，这片山不是我们家的，
去砍柴会被别人骂的！”阿婆没有理我，径
直在前面走着。最后，我发现阿婆要去的
地方就是我家门前的那座山，我有点生
气：“阿婆，这明明就是我们家门前的山，
为什么不直接从家门前过河，非要绕这么
大一个圈？”

阿婆还是不理我，只是做了一个
“嘘”的手势，然后对我说道：“傻孩子，不
要说话，不然这个秘密就被风带走了！”
阿婆弯着腰，用镰刀轻轻扒开落满树叶
的草堆，然后开始轻轻地捡拾刚长成的
枞树菌。阿婆指着一朵像小雨伞的菌子

对我说：“这个叫枞树菌，只有在雨后初
晴的时候，它才会长出来。”

我背着背篓跟在阿婆身后，听阿婆不
停地唠叨：这种枞树菌只会出现在夏季，
雨过天晴后才会长出来，它只会长在向阳
的松针林底下，捡拾的时候声音不能太大
……这时，我的脑海中除了呼啸的山风，
便只剩下阿婆的声音了。于是，我便打断
阿婆：“这枞树菌跟人很像，都喜欢阳光！”

“可不是嘛，阳光可是好东西，不但可
以晒干湿润的稻子和衣裳，就连人们的心
灵也能晒干！”这一刻，我好像对阿婆的唠

叨没那么抗拒了，而是仔
细地听着阿婆传授

寻找枞树菌的
经验。

我走在
阿 婆 的 前
面，用木棍
小心地扒拉
着落叶丛，
有的枞树菌
长在十分隐
秘的地方，
如果不用心
根本就发现
不了。枞树

菌的颜色和地上的枞树针叶十分相似，寻
找枞树菌，除了眼尖，还需要十足的耐心。

自从跟着阿婆在山林中捡了一次枞
树菌后，我便喜欢上了在山林中寻找枞树
菌的感觉，虽然热得汗流浃背，但在找到
黄灿灿的枞树菌时，心底总会无比激动。
但这样快乐的日子只持续两个暑假，原因
是有一次捡枞树菌时，我被蛇皮蜂蜇了，
哭声穿透整个山林，向着村落里传去，我
没有遵守阿婆的交代“绕过山林才能返
回”，而是径直从小路走了下来，这片山林
的秘密被泄露了。

于是，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纷纷挎着篮
子，开始上山寻找枞树菌。我以为阿婆会
责怪我，可阿婆却说：“山里的东西，谁碰
上就是谁的！”

说来也怪，尽管大伙儿都知道这山
里长枞树菌，但能捡到枞树菌的人却不
多，一些人去早了空手而归，去迟了则
全是些老的枞树菌，吃起来像木渣一
样。我好奇地问阿婆为什么，阿婆没有
告诉我，只是一个劲地说是“运气”。那
时候，我觉得阿婆是村里运气最好的
人，除了能捡到最嫩的枞树菌，她还能
挖到鲜嫩的侧耳根……

枞树菌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杨小霜


